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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0年代中期開始，三線建設運動大規模地將城市地區的工業遷入中國內

地山區和農村，形成了計劃經濟時期一次特殊的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間的交流 

和碰撞。本文以上海小三線建設為研究對象，從移民和城鄉關係的視角出發， 

系統梳理了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認為，三線廠不僅以企業捐贈 

的方式給予遷入地大量援助，而且也形成了文化擴散、經濟變動、環境污染等溢

出效應。由於工業文明相對農業文明的天然優勢，三線廠長時間主導着這場土客

互動的進程和走向。然而，雙方的互動關係並非單向的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

「輸出—接受」模式，農村的「主場」優勢同樣不可忽略。當地的農村和農民曾給

予三線廠主動的反饋，其中既有提供土地、勞動力和安定的環境等正面支持，也

包括各種謀取私利、機會主義的負面行為。因此，雙方的互動關係是多向性且隨

時間變化的。

關鍵詞：小三線建設　三線廠　安徽屯溪　城鄉關係　上海

上世紀60年代，中國面臨的國際外交形勢緊張，中共中央認為美蘇有可

能大規模入侵，而中國的重工業、大城市和物質儲備等高度集中於東部和東

北等沿海沿邊地區，一旦戰爭爆發，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可能面臨毀滅性打

擊。為了有效應對戰爭威脅，平衡地區間工業布局，毛澤東根據戰略位置將

全國劃分為三道防線，東部沿海及北部邊疆等外敵入侵要衝地帶稱為「一線」， 

三線廠與農村的互動關係
——以上海小三線建設為中心

●陳　熙

＊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小三線建設中的人口遷移與城鄉關係研

究」（2016ELS00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小三線』建設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13&ZD097）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線建設工業遺產保護與創新利用的路徑研

究」（17&ZDA207）的成果。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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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省份緩衝地帶稱為「二線」，西南、西北等戰略腹地稱為「三線」，並要求

將一線的工業大量遷入三線，工業投資重點轉向三線地區，將三線地區建 

設成穩固的後方基地1。三線建設又分為「大三線」和「小三線」，1965年，毛

澤東根據廣東省在本省建設小三線的報告，要求東部一、二線省份仿照全國

三線的劃分方式，在省內劃分一、二、三線，開展省內的後方常規武器基地

建設，以便在戰爭爆發之際各省可以獨立作戰。與內地「大三線」相對應，

一、二線省內的後方建設被稱為「小三線」2。

在三線建設過程中，大批城市工業、工廠和工人在短時間內按行政命令

遷入內地山區和農村，使得工人和農民、工廠和農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對接

和碰撞，其中既有積極的交流互動，也不可避免地產生衝突和紛爭。三線廠

既為遷入地農村帶來先進工業文明，也造成了物價上漲、環境污染、生態破

壞等一系列問題。同時，農村為三線廠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土地、勞動力以

及安定的環境等必要的支持，但後來也出現了種種機會主義行為，使得雙方

關係日趨緊張。因此，儘管三線廠是裹挾着最高領袖的指令而來，但是工人

和農民、工廠和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仍是複雜的，並隨着國內外政治經濟環

境的改變而悄然變化。

早期的三線建設研究主要是在公開發行的資料彙編、地方志、回憶錄等

基礎上，從宏觀層面探討三線建設的起因、經過、成就、問題、調整改造以

及經驗教訓等方面3，但由於資料所限，大都是輪廓式和過程上的描述，多

着眼於政策變化，對專門問題的討論不夠深入。近年來，隨着基層檔案資料

的大量挖掘以及對特定專題的深入探討，三線建設尤其是針對小三線建設的

研究開始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主要特徵是大量使用新發掘的原始檔案資料

和口述資料，問題意識更加鮮明，從而形成了一批較為扎實的研究成果4。

然而，目前對於三線廠與當地農村、農民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研究仍有待深

入，這些研究多傾向於肯定三線建設在經濟上給內地帶來的積極效果，因而

在論及三線建設與農村之間的關係時，往往認為三線廠向農村輸出工業文明

的「輸出—接受」單向模式是雙方關係的主流。

從移民及城鄉關係的視角來看，三線建設致使城市工業文明和城市人口

遷入農村地區，形成了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之間的一次正

面交流和碰撞，構成了中國二十世紀後半期城鄉關係史和移民史的重要組成

部分，不僅對當地農村和農民的經濟、生活、觀念、環境等造成深刻的影

響，也對三線移民自身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對三線移民及其與當地農民

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可以成為理解這一時期中國移民史和城鄉關係史的一

個典型案例。

本文主要以1965至1988年間上海小三線建設為研究對象。上海小三線

（也稱上海後方基地）坐落於以安徽屯溪為中心的皖南山區，東起浙江天目

山，西至安徽東至，南抵浙江開化，北達安徽寧國、貴池，東西跨越250公

里、南北長達200公里，其目標是建設「一個以生產高射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為

主的綜合性基地」5。自1965年起，從上海市拆分遷建大批工廠企業到皖南，

陸續建成機械、冶金、儀器儀表、化工等工廠，以及醫院、學校、車隊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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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套單位，共計八十一家，鼎盛時期擁有在冊職工5.4萬人、家屬1.7萬人，是

全國規模最大的小三線建設基地6。本文在充分挖掘檔案資料（包括省級、縣

級、廠級的相關檔案），並在對親歷上海小三線建設的工人、官員、村民等進

行口述訪談的基礎上，對建設過程中的土客互動問題進行分析，力圖還原和

展示這一時期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之間互動的多元性。

一　三線廠對農村的援助

在支援地方和農村發展的名義下，三線廠對所在地農村進行了大量的援

助，既包括工業材料、農業器械、基礎設施等物質層面的援助，也包括技術

支援、醫療衞生、文化娛樂等方面。這種援助實際上構成了三線廠對所在地

的企業捐贈行為，只是與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捐贈不同，三線廠的捐贈是上級

政府有組織的安排。這種捐贈行為不單單是出於道德情懷，具有補償意味，

實際上也是為了換取地方政府、公社以及農民對三線廠的支持和配合，以降

低三線廠運作的社會風險，帶有互惠互利性質。三線廠對所在農村的捐贈規

模大、時間長、內容廣，讓當地農民頗為受益，構成了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互

動的重要內容。

（一）支援農村的政策原則

中央政府在三線建設戰略推行之初，即對如何處理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之

間的關係問題給予了很大的重視。「正確處理工農關係」被確定為三線建設的

基本方針之一7。1965年9月，國家計劃委員會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提

出，在加快三線工業建設的同時，要注意發展農業生產，並「加強工業對農業

的支援」8。作為一項中央政策，支援農業生產被貫徹於各省市的三線建設

中。上海市要求各三線廠（下文如無特別說明，三線廠指上海皖南後方基地各

小三線廠）和單位，要盡可能同當地公社、生產大隊結合，並把「廠社結合、

工農結合問題，放在建廠的首要位置」9。對當地農業的支援並不是三線建設

初期的權宜之計，而是貫穿於整個三線建設戰略的始終。1974年初，上海市

委馬天水要求三線廠「要支持周圍的農業生產，把農業搞上去」，並反覆強調

「同當地關係一定要搞好」bk。上海後方基地黨委要求各三線廠「積極主動地支

援農業、支援地方」bl。除了對農村的直接支援外，中央還要求各地在開展三

線建設時，盡可能降低對當地農村的負面影響和對農民利益的損害，要求做到

「不佔高產田，少佔可耕地，不遷居民，便利居民」bm，而當確實需要佔用耕

地時，也應「採取開荒還田或使得社、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等補救措施」bn。

此外，上海市委還要求各三線廠利用農閒與業餘時間，舉辦一些文化、技術

綜合訓練活動，吸收貧下中農參加，以改善與當地農民之間的關係bo。總體

而言，支援農村、改善工農關係，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行和落實三線建設

過程中的一項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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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的物質、資金與技術支援

在支援農業的大方針下，三線廠不斷為當地農村提供物質援助。上海小

三線在皖南農村的二十餘年間，在農業基礎設施、農機設備、建材、資金、

救災等諸多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援助當地農村。三線廠給予農村的物資主要有

水泥、鋼材、拖拉機、汽車、化肥、機電設備和其他工業品等。鑒於中央在

「三五」計劃中提出三線地區的「化肥生產先走一步，以促進當地農業生產」的

要求bp，上海小三線曾先後為安徽歙縣、宣城、休寧、績溪、貴池、東至、

寧國等地修建了小化肥廠bq。據不完全統計，僅1977年上海三線廠就為皖南

農村提供了小化肥廠設備6套，此外還有大拖拉機、手扶拖拉機300餘台，汽

車53輛，水泥2,000多噸，鋼材376噸，以及大量的農機配件和物資br。不少

三線廠在途經水稻田的自來水管上安裝專用閥門，以便在亢旱時節為沿線的

農田提供灌溉水源bs。對於農村提出的生產物資上的要求，如灌溉用的電動

機等，工廠也盡可能提供bt。

救災是三線廠對農村援助的一部分。1983年入梅以後，長江中下游普降

大雨，貴池全縣70%耕地受災，八五、勝利、前進、五洲、永紅、火炬、

三二五等七個上海三線廠（位於貴池）從企業基金中籌款11萬元支援地方；上

海市政府也撥救災款10萬元，支援貴池災後重建ck。次年8月，皖南再遭水

災，房屋損毀嚴重，三六六電廠（位於寧國）借了二十間房給附近的青龍公社

作為過渡房，為期半年cl。據統計，勝利機械廠在建廠後十八年間援助附近

的公社、大隊、小隊，各類資金累計多達114萬元cm。三線廠直接援助農村的

資金主要用於基建和救災。

除了上述大規模的物質和資金援助外，三線廠還在人力、技術方面為當

地農民及社隊提供必要的幫助。協同機械廠（位於寧國）的一份修理清單顯

示，該廠頻繁地為當地社隊提供各類農機設備的修理服務，包括拖拉機、打

稻機、汽車、磨粉機、碾米機、水輪泵、噴霧機等機械設備的修理，為社隊

提供所需的皮帶盤、軸承蓋、軋油滾筒、油柱、聯軸器、水管等各類機械配

件，以及保養、焊接、鍛打、磨口等技術服務cn。這種日常化的機器維修服

務對當地農業生產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此外，三線廠一項例行的支農活動是每年夏季組織幹部和工人幫助農民

搶收搶種，俗稱「雙搶」。協助農民「雙搶」是三線建設之初的既定政策。在

1966年搬遷之初，上海市便要求各三線廠「在農忙季節組織職工說明生產隊搶

收搶種」co。在「雙搶」中，各三線廠成立了突擊隊、機修隊、運輸隊、醫療隊

等，為公社接通電源、水源，運送農忙物資，修理脫粒機、拖拉機等農業機

械。據不完全統計，僅1972年上海小三線便支援農村勞力近萬人次，幫助收

種面積達1,200餘畝，修理各種農具和農業機械1,800多台（次），協助當地運

輸7萬多噸物資cp。由於每年農忙時節三線廠都會組織聲勢浩大的支農「雙搶」

活動，因而給當地農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口述訪談過程中，多位受訪的當

地農民曾提及此事。不過，這項例行的支農活動的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只

是三線廠向農民表達善意之舉。農民明白城裏來的工人並不擅長插秧割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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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學術論文 也不指望工人能幹多少農活，但仍對此表示感激和歡迎，認為是三線廠對農

民的一份「好心」和「心意」cq。

（三）建設基礎設施、開放醫療和社會福利

除了直接的援助外，三線廠在建設配套的基礎設施時，也在一定範圍內

兼顧周邊農村的需要，從而為當地農民帶來一定的便利。對此，當地農民感

受最直接、印象最深刻的是「三通」——通電、通水和通路。

1970年代以前，皖南山區多數尚未通電，普遍使用煤油燈照明cr。三線

廠到來以後，即為廠區附近的農民接通了電路。三線廠的電力部門在東至縣

境內架設了高壓線路210公里，擔負起了東至縣的東流鎮、堯渡鎮兩個工業片

以及八區、三十二鄉鎮的工農業生產及民眾日常生活用電cs。東至縣香隅鎮

龍崗村整個生產大隊四千餘人，該村在三線廠建廠半年內實現通電ct。紅星

化工廠（位於東至）建成後，每天為周邊農民供電到晚上9點3刻，時間一到，

電燈會閃三下，提醒村民熄燈休息。三線廠在主要的交通幹道上安裝了路

燈，「一到傍晚所有路燈都開起來了，整個山村都亮起來」dk。至少在工廠周

圍，三線廠結束了當地農村靠煤油燈照明的歷史dl。

三線廠還為周邊村民提供了清潔的自來水。皖南山區民眾原本喝的是未

經過濾消毒的井水或潛溝水，因此血吸蟲病在當地十分普遍。清潔的自來水

使得當地村民的血吸蟲病患病率大幅下降dm，改善了民眾的健康狀況。

道路交通狀況的改善也是顯而易見的。三線廠多選址在深山，山區原本多 

是泥路，寬僅一兩米且崎嶇不平，大型車輛無法通行。三線廠修建的足以供貨 

車通行的新馬路，大大改善了當地農村的交通。山區河面上橋樑少，且多是簡 

陋的木橋，三線廠陸續修建了鋼筋水泥橋，不少至今還在使用dn。除了路橋以

外，三線廠的車輛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當地農民的日常出行。廠車外出時，

會捎帶需要外出的村民，使得村民到集鎮、縣城都變得方便。此外，三線廠也

可以為當地社隊在修堤壩、防汛、糧食和木材運輸等方面提供車輛運送服務do。

除了「三通」以外，三線廠還向當地農村開放當時相對先進的醫療系統。

上海小三線的醫療體系由長江醫院、瑞金醫院、古田醫院、天山醫院以及各

個工廠的醫務室構成。四大醫院整體醫療水平不僅高於當地縣級醫院，也高

於地區級醫院dp；各個工廠的醫務室則為村民提供及時的治療服務。東至縣

龍江水廠附近的受訪村民張要華表示，三線廠的醫院救治了許多當地農民，

他本人年輕時砍柴受傷的手指，也正是靠龍江水廠醫務室的一位老醫生的精

妙救治才得以保全dq。

此外，三線廠的文化娛樂和社會福利也有限度地向周圍村民開放。每星期

一次的電影放映是三線廠職工最主要的娛樂活動。當時農民的文娛活動極為有

限，三線廠的電影放映吸引了大批周邊的村民。協作機械廠（位於浙江臨安）

第一次放映電影時，臨近的農民聞訊趕幾十里山路來看，露天放映場人山人

海，大大出乎廠方的預料dr。光明機械廠（位於績溪）播放電影時，離工廠5至

10公里範圍的村民都跑去看ds。此外，三線廠的開水、冰水、澡堂、廁所等

公共設施大都向當地村民開放dt，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周邊村民的生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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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見，三線廠對當地農村的援助是多方面的，而且為農民的生產和

生活帶來了實質性的幫助。不過，並不能僅僅把這些援助理解為一種共產主

義精神的發揚，如前所述，我們實際上應視這種援助為三線廠對農村和農民

的捐贈，以期獲取農民的支持。實際上，三線建設的順利推行離不開當地農

村和農民的配合，儘管三線建設來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最高指示，但官方

仍需審慎地考慮如何獲取農民的支持，以減少在政策落實過程中的麻煩和障

礙。三線廠作為外來者，如果沒有當地農民的配合，可能會陷入農村的泥潭。 

1980年代以後雙方逐漸增多的衝突事件表明，一旦失去農民的支持，三線廠

所遭遇到的種種困境竟可嚴重至無法維持其正常的生產（下詳）。官方對其中

的利害關係有着清醒的認識。在1980年連續發生兩次與當地農民之間的鬥毆

事件後，上海後方基地輕工公司嚴厲要求各廠的領導幹部切實提高對於改善

工農關係重要性的認識，並指出：「三線廠和地方、社隊農民在生活、交通、

生產上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離開了當地農民的支援，我們的工作就會增加

許多困難，處理好同當地的關係，是我們搞好生產、生活的必要條件。」ek由

於三線廠建設佔用了農村的土地、水源等，因此三線廠的援助也帶有補償性

質。1974年初，上海市委馬天水表示：「我們去了那麼多人，佔了他們的地

方，吃他們的糧食，我們對周圍的群眾總要支援。」el有鑒於此，三線廠對農

村的物質援助實際上也應視為三線建設的成本之一。

二　本意之外的效益和紛爭

實際上，三線廠給農村帶來的並不單單是直接性援助和公共設施上的開

放和共用，而是有着更加廣泛的、在決策者本意之外的影響——當中既有積

極正面的，也有消極負面的，這使得代表工業文明的三線廠和代表農業文明

的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變得複雜而多樣，而決非僅僅是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

單向且正面的物質輸出。

（一）工業文明的擴散

隨着三線建設的推進，大批現代工廠的遷入給原本封閉山區的村民帶來了

觀念上的巨大衝擊。當三線廠的汽車「轟隆隆」開進山裏時，絕大多數的農民平

生第一次見到了汽車em。三線廠用穩固寬闊的公路代替了泥路，用鋼筋水泥橋

代替了獨木橋，用電燈代替了煤油燈，用自來水代替了潛溝水，用拖拉機代替

了耕牛；村民在三線廠裏能看到電影、電視，在夏天可分享到工廠裏冰箱的冰

水，跟着三線廠的工人喝起了啤酒en。三線廠職工所用的日用品都是從上海運

過來的，這讓不少村民「有機會見識到從大城市來的東西」eo。在那個信息封閉

的年代，三線廠的到來讓當地農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到城市現代工業文明。

城市工業文明的影響不單單局限在器物層面上，三線廠帶來的先進的管

理方式和工人的工作作風也令人印象深刻。東至縣幹部章炎盛對三線廠職工

的印象可概括為「老實、苦幹、精明」這六個字。他曾幾次造訪衞星化工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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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學術論文 於東至），發現廠裏的工人勤勉而踏實，並且嚴格遵循廠裏各項規章制度，認

為：「如果沒有當時的小三線化工廠，就沒有今天東至縣的香隅化工園⋯⋯小

三線把我們這裏人的視野擴展開了，我們學習的東西也多了。」ep一名受訪徵

地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三線廠給當地帶來的思想觀念上的變化，認為三線

廠把現代文明帶到了山區來eq。

三線廠職工的生活習慣潛移默化地影響着當地農村。對於上海職工的生

活方式，村民在有意無意間加以模仿，包括穿衣打扮、衞生習慣等er。三線

廠的女工穿着當時較為時髦的「的確良」襯衫和窄腳褲，當地村民很快開始模

仿es。三線廠職工的衞生觀念也逐漸影響周邊農民的衞生習慣。三線廠家屬

區和廠區的公共廁所、浴室等設施是對農民開放的，而當地原本並沒有這些

設施。在貴池梅街鎮梅街村村長陳克智的記憶中，三線廠職工吃東西比較講

究衞生，東西都要洗得乾乾淨淨et。在三線廠的示範效應下，當地村民的衞

生環境和衞生習慣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三線廠帶來的現代工業產品、嚴謹的工作作風和先進的管理制度、城市

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等，在潛移默化之中改變着當地農民的觀念和認知。

（二）收入增加和物價上漲

儘管三線廠的生產模式高度封閉，不僅生產原料由外地輸入，產品也由

中央統一調配外地，甚至連工廠職工日常用品大部分也是從原遷出城市調入， 

並不在生產和銷售上與地方經濟發生聯繫，但大批工廠和職工的到來仍無可

避免地對當地農村的經濟產生影響，其中最為顯見的便是農民收入的短期增

加和物價上漲。

農民收入的增加首先來自於建廠初期的務工機會。三線廠的基礎設施建

設主要集中於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廠房、宿舍、道路、碼頭等基

建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廠區附近的農民因而大量參與其中。三線廠付給農

民的工資標準介乎上海和當地農村之間，高於當地工資水平fk。據受訪的紅

星化工廠的徵地工回憶，三線廠周邊的生產隊的分紅是1塊3毛錢一天，而其

他生產隊則一般只有幾毛錢一天fl。三線廠的到來為周邊村民提供了新的收

入來源。由於三線建設佔用了農村的耕地，部分失地農民以徵地工的身份進

廠務工。徵地工的招收主要集中在1970至1973年間，共計有千餘名徵地工進

入三線廠工作fm，這也在一定範圍內為農民家庭提供了新的經濟來源。

大批城市職工的到來形成了對農村土產山貨的市場需求。皖南山區盛產

小核桃、竹笋、花生等山貨以及田雞、甲魚、黃鱔等野味，但因為地處深

山，這些貨品之前大多無法進入銷售市場，在三線廠職工到來後，這些土產

山貨便有了市場需求。隨着市場觀念的興起，山區的經濟逐漸活躍起來fn。

三線廠的支農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水平，使得農業

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長。三線廠為當地農業提供了大量拖拉機、車輛，以及灌

溉、化肥等設備，有助於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得益於八五鋼廠（位於貴池）的

支援，該廠所在公社的糧食產量連年超過計劃fo。滿江紅材料廠（位於旌德）

建廠徵用了所在生產隊的60畝耕地，於是為當地社隊解決了水源和肥源問題

c171-201705036.indd   70 19年2月12日   下午2:22



		 三線廠與農村	 71	

		 的互動關係	

作為補償，進而帶來糧食增產。1972年，該生產隊人均年收入由40元增加到

80元fp。

受益於上述幾點，加上三線廠在水、電、交通、醫療、娛樂等公共設施

的開放和共享，三線廠周邊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為明顯的提高。八五鋼廠

所在地的梅街村在當時被稱為「小上海」fq，以至於附近的姑娘都樂意嫁到梅

街村來fr。不過，這種繁榮局面完全依靠外部的支援，當地農村的經濟結構

並未改變，因而在1980年代三線廠陸續撤走後，繁榮景象便隨之消散fs。

三線廠在經濟上的溢出效應的另一面是推高了當地物價，而物價上漲招

來了地方幹部和城鎮居民的抱怨。三線廠職工日常所需的副食品和蔬菜等主

要靠當地供給，然而，大量職工的到來造成市場供應緊張，推高了當地的物

價水平，尤其是副食品和蔬菜價格ft。農副食品價格的上漲對於農民而言是

有利的，但對於當地領取固定工資的幹部以及城鎮居民來說，則是提高了他

們的生活成本。以貴池為例，1974年當地人口約5萬，而三線廠職工和家屬便

有1.5萬人，貴池原本計劃的蔬菜種植產量有限，加上淡旺季很不平衡，國家

統購供應的蔬菜只佔40%，其餘60%靠自由市場供應。三線廠職工到來後推

高了市場需求和價格，使得自由市場價格和國營價格相差一倍gk，屯溪的蔬

菜價格甚至比上海高出30至50%，所以當地幹部和城鎮居民普遍反映，三線

廠到來後，蔬菜和副食品價格上漲，生活費用支出增長了不少gl。

（三）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

三線廠在經濟和物質上給當地農村帶來益處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

污染和生態破壞。環境保護問題在1960、70年代尚未引起國家的重視，以化工、 

鋼鐵、機械為主的三線廠本身工業「三廢」（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

大，加上生產工藝水平不高，造成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從而

引發了與當地的種種矛盾和紛爭。已有研究顯示，上海、江蘇、廣東、江西、

河北、山東、四川等全國多地三線廠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環境污染與破壞gm。

三線廠以生產常規性槍械和小型火炮為主，廢水的主要來源是在金屬表

面處理過程中產生的酸鹼廢水和電鍍過程中產生的含鉻酸和氰化物廢水等。

1974年，上海市衞生局組織了一支職業病防治小分隊赴皖南抽查了四十八個

廠的職業病和「三廢」問題，發現四十個廠需要排放工業廢水，其中80.8%超

標排放，如培新汽車修配廠電鍍銅廢水中的氰化物超過國家排放標準的599

倍，躍進機械廠排放的含鉻廢水超標79倍、含氰廢水超標359倍，新安電工

廠含鉻廢水超標168倍（以上三間廠均位於歙縣），光輝器材廠（位於績溪）含

氰廢水超標199倍，滿江紅廠含鉻廢水超標40至100倍gn，大部分工廠的污水

未加處理，直接排放到江河，造成嚴重污染go。

上海小三線規模最大的八五鋼廠，其鋼管車間、軋鋼和斷鋼車間都大 

量使用硫酸清洗鋼材表面的氧化物。建廠以後，硫酸的使用量逐漸增加，到

1983年用量已達每年1,000噸，排放廢酸也增加到每年5,000至5,500噸，每升

廢酸中含硫酸濃度180至200克、硫酸亞鐵濃度200克gp。此外，該廠排放的

鍍鉻廢水超過國家標準80倍、含酚污水超標750至1,200倍、冷卻廢水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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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0倍，這些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白洋河gq，導致下游十多公里範圍內的

生產隊不得不通過打井來解決飲用水問題gr。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80年，

該廠才開始着手處理污水問題gs。

有害氣體和粉塵的排放也未採取有效緩解措施，對三線廠職工和周圍農

民的健康構成日漸嚴重的威脅。1974年，職業病防治小分隊對三線廠483個操

作點進行有毒有害氣體和粉塵的採樣分析，發現其中263個點超過國家衞生 

標準，佔54.4%。在測定的三十六種有毒物質中，苯類佔27.3%，有害粉塵 

佔22.5%，鉛佔10.1%，酸類佔11.9%，氰化物佔4.5%，汞佔3.5%，炸藥佔

2.9%，其他二十多種毒物佔17.3%。上海後方基地直屬廠測定114個點，有 

80個超標，佔70.3%；機電公司測定103個點，其中55個超標，佔53.4%；儀

表電訊公司測定182個點，有96個超標，佔53.1%gt。

廢氣和粉塵不僅威脅人體健康，也對附近的植被和生態環境帶來負面影

響。八五鋼廠全廠十六台鍋爐完全沒有安裝除塵設施hk，「鍋爐房一旦生火，

便黑煙滾滾」，像一條「黑龍」撲來，周邊職工和農民想躲也躲不掉，「只好不

斷吸進那一股股混濁嗆人的煙味，煤灰吹到眼裏也得聽便」hl。其化鐵爐所散

發出來的煙霧（主要含硫磺）熏枯了周圍的樹木近四百畝，引起附近生產隊抗

議，最終以每畝80元的價格，賠償3萬餘元了事hm。另外，該廠燃氣站冷卻

塔近處的樹木明顯枯死，面積約一百畝，又賠償了生產隊1萬餘元hn。

生態環境的影響還包括日常生產中的許多方面。三線廠職工的生活燃料

問題曾一度造成農村植被的嚴重破壞。職工大量使用樹柴作為生活燃料，「破

壞了山林建設，有些山頭才幾年功夫就變成稀稀拉拉的禿山」，引起當地農民

的不滿ho。此外，儘管三線廠修的路燈和廠區的燈點亮了夜晚的山村，帶來

繁華景象，但燈光同時也引來大量飛蟲，威脅農作物生長，增加了農民額外

的滅蟲開支。部分工廠的廢渣管理不當，堆積在露天場所，缺乏防護，造成

晴天揚塵、雨天漫流，而鐵屑、碎玻璃等部分工業垃圾散落田間，不利於農

業生產和安全hp。

在三線建設的早期，環境問題幾乎是被完全忽略的。直到上世紀70年代

初期，工業生產過程中的環保問題才剛剛開始引起國家的重視。1973年國務

院召開首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通過〈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

草案）〉，提出要加強環保和處理「三廢」問題之後，人們才逐步開始關注三線

廠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遂有了前述上海市衞生局的調查。即便如

此，作為負面溢出效應的典型，環境問題在1980年代仍未得到解決，成為激

發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矛盾的重要導火索。

儘管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屬於市場交易行為，但三線廠

帶來的影響卻具有類似市場交易中的溢出效應特徵。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生

活方式與觀念的傳播屬於正向積極的溢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則是典型的

負向溢出，而當地農民收入增加以及物價上漲雖非有意為之，卻是三線廠所

帶來的客觀結果。實際上，以上所論述的三個方面影響，皆與三線建設的備

戰主旨無關，也不在決策者的預料之內。這些本意之外的影響使得三線廠與

當地農村、農民之間的互動關係複雜化、多元化，也使得三線建設的效果超

出了單純的備戰預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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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村的反饋

前文主要從三線廠的角度出發，論述了三線廠如何對農村輸出現代工業

文明，以及其對農村產生的多樣性影響。然而，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互動並

非是單向的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輸出—接受」模式。在這場大規模的土客

互動過程中，農民作為當地人，對工業文明的輸入給予了主動的反饋，這種

反饋既有積極友善的支援和幫助，也有消極自利的抗拒與破壞。儘管外來的

工業文明在這場文化互動中佔據優勢，但當地的農業文明仍展示了自己強大

的「主場」影響力，並且隨着雙方接觸的加深以及政治環境的改變而變化，由

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三線廠在農村的生存狀態。

（一）農民對三線建設的支援

有研究認為，四川廣元地區對三線建設的支援主要包括建材、蔬菜、 

勞動力和商業配套等方面hq。這僅僅指出了其中的顯見部分，實際上，當 

地政府和農村對三線建設的支援遠不止這些。土地是農村為三線建設提供 

的最重要物質支援，三線廠的興建必然需要徵用當地農村的土地。至少在

1960、70年代，三線建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於戴着「戰備」的 

帽子，三線廠在選址過程中看中的土地，當地政府基本上是無條件提供的，

安徽省政府專門劃出9.27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旱澇保收的 

良田），供上海小三線徵用hr。徽州專區特別派出一位地委書記負責協調三 

線廠和人民公社的關係，因此在徵地問題上基本沒有遇到農村的阻礙hs。 

當然，彼時農村土地歸人民公社集體所有，也為徵地的順利推行提供了制度

保證。

此外，三線廠在徵地時一般都只是象徵性地支付了一部分補償損失費，

有些土地甚至是無償提供的ht。因為徵地的補償標準極低，所以被徵用的土

地可視為農民為三線建設所負擔的成本。三線建設中的徵地補償標準是按照

1958年1月頒布的《國家建設徵用土地辦法》中對徵用土地的補償規定進行的，

即「對於一般土地，以它最近二年至四年的定產量的總值為標準」ik。例如，

1967年三六六電廠徵用寧國縣青龍公社土地時，給予的補償標準是：水田按

年產每畝700斤，旱地按年產每畝300至350斤的標準，計算兩年的收成，並

以當時糧食統購價每百斤9.5元的標準折價補償il。1969年工農兵醫院（即後

來的古田醫院）徵用寧國縣胡樂公社旱地6畝，僅按照畝產稻穀每年100斤的

標準計算，補償一年的收成，而次年再次徵用該公社水田時，按畝產每年550

斤計算，補償兩年的收成im。補償的標準根據被徵用土地的實際產量由雙方

協商，但基本上圍繞上述標準小幅波動。儘管1970年代末以後徵地的補償標

準有所提高，補償年份由兩年改為三年，水稻田補償標準提高到年產每畝

2,200斤，旱地按照水稻田80%標準賠償in，但徵地的補償模式沒有改變，不

僅未考慮土地的溢價，也未考慮土地的長期農作產出。可見農民以十分低廉

的價格為三線廠提供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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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曾大規模組織民兵隊伍參加三線廠的基建工程，農民也大量參與修建公

路、平整場地、架設電線、軋鋼筋、開溝護坡、建築房屋、擦洗機器、裝卸

搬運、設備安裝等工作io。此外，三線廠在勘探選址和建廠之初，要在深山

荒野中從無到有建設新廠，職工常常露宿荒野，不少當地農民為三線廠的職

工無償地提供住宿和被褥。八五鋼廠所在的梅街村幾乎每家每戶都曾經住過

上海來的職工ip。職工在村民那裏住了半年到兩三年，直到工廠宿舍建好，

才漸次搬離。此外，當地也在建材、食品等方面為三線建設提供幫助。皖南

地方政府累計為上海小三線提供了磚2,617萬塊、瓦581萬塊，以及沙、石木

料、毛竹等物資。三線廠日常所需的蔬菜和副食品大部分是當地提供的iq。

除了上述土地、勞動力、建材、食品等物質層面上的支援外，更重要的

是當地農民對三線廠的配合與「不搗亂」，為三線廠的生產建設提供了一個相

對良好的秩序和安定的環境。這點至關重要，卻常常被忽視。如前所述，儘

管三線廠代表的工業文明相對於農村和農民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但畢竟三線

廠是從城市「客居」到農村，這意味着當地農民可以有很多方式和手段來干擾

三線廠的日常生產。通過行使「傷害權」，農民可以從三線廠那裏獲得實質性

的經濟利益，譬如通過破壞道路、電纜、水管等基礎設施，私自佔用工廠物

資，聚眾圍堵工廠大門等方式，使工廠妥協並答應農民提出的要求，形成類

似「敲竹槓」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尤其是上層反覆要求改善工農關係

的背景下，農民採取這類行動通常不會遭到嚴厲的懲罰。地方政府和三線廠

在面對農民的集體行動時多傾向於採取息事寧人的做法，例如1980年後方基

地輕工公司要求各廠「在雙方發生矛盾的時候，要嚴格檢查要求自己，盡力使

事態不擴大」ir。在198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之後，農民個體利益取代了原

來的公社集體利益，使得農民有更強烈的動機通過行使「傷害權」而獲利，因

此，三線廠若想平穩有序地進行正常的生產，離不開農民對自我行為的約

束，以減少對三線廠的干擾。正如下文的例子提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當地

農民不斷增多的機會主義行為，嚴重妨礙和影響三線廠的正常生產，部分企

業甚至因為與農民的關係緊張而停產。而這也反過來說明，當地農民「不搗

亂」的合作態度對三線廠在1960、70年代的建設與運營曾發揮過積極作用。

（二）農民與三線廠爭利

農民的利己行為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增多，與三線廠的矛盾和衝突

也不斷發生。在1960、70年代，三線廠為了與當地建立關係，在物資、技術、 

人力、資金等多方面給予農村大量的援助，並且大多是無償贈予。因此，農

民起初對三線廠的到來表示極大的歡迎。然而，隨着時間推移，援助的實際

效果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現象，農民逐漸將三線廠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甚

至對三線廠的援助產生依賴。東至縣的一位幹部在訪談中表示，當時很多生

產大隊到後來一遇到困難，就直接找三線廠幫忙。這種現象十分頻繁，以至

於當地幹部不得不經常出面對農民進行勸阻is。然而，在習慣了這種援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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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三線廠減少援助或無法滿足農民的要求時，農民便會感到不滿甚至憤

怒，進而採取挖溝斷路、封堵工廠等做法，阻礙工廠正常運轉it。

農民的利己行為明顯增多，一方面是由於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緩和，三線

廠的備戰使命不復存在，軍工訂單大幅減少，三線建設的戰略地位迅速跌

落，三線廠的政治光環逐漸黯淡；另一方面是因為在人民公社瓦解後，農民

謀求個人經濟利益的動機明顯增強。農民利用自己的「主場」優勢，盡可能地

從三線廠那裏謀取個人利益。農民對三線廠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並將

三線廠視為可以佔便宜的對象。其中，偷竊案數量在1980年代開始迅速增

加。1985年，上海市副市長朱宗葆赴小三線考察時，八五鋼廠向其匯報了當

時廠區附近農民肆意哄搶和盜竊工廠物資的情況，並稱「社會上有些人利用各

種手法肆無忌憚地偷盜廠內各種緊俏物質，僅鋼材被竊一項，二月內報案就

有10多起」jk。1985年8月，協作機械廠總裝車間2,594個「新四〇」火箭彈點

火具部件和2,600個點火藥盒被盜，價值11,026元，案犯被捕時稱：「你們要

跑了〔指三線廠準備撤回上海〕，今後想搞也搞不到了。」jl

盜竊行為愈演愈烈，甚至發展成為公開的哄搶。農民在工廠運輸線上，

利用卡車上坡減速的時機，或故意讓耕牛擋道迫使卡車減速，然後用鋤頭、

鐵搭在卡車後欄板處扒煤炭、廢鋼等物資。在皖南貴梅公路沿途上坡處，常

有小孩、老人趁汽車上坡慢速時，用竹竿、木棍、竹扒等工具，將八五鋼廠

運輸車上的煤塊扒下地袋裝回家。儘管該廠多次向當地公社反映問題，但扒

煤塊的情況仍不見收斂。該廠保衞科對哄扒人員進行了批評教育，但當地農

民不予理睬jm。八五鋼廠對此無可奈何，只能不斷請求農村社隊對扒煤銷贓

的農民進行處理，勸阻哄扒行為，但是收效甚微。此外，當地農民為了獲取

工廠物資而鋌而走險，還可能造成人員傷亡，引起雙方之間的紛爭。協作機

械廠有個靶場用於軍工產品試驗，每當該廠進行試驗時，周邊的農民都會冒

險跑到靶場內蹲點守候，準備揀拾沒有引爆的紫銅「液型罩」，拿回去打手爐或 

腳爐。後來有一次，一隻液型罩意外飛出，擊中蹲在山上守候的一名當地婦

女，導致該婦女當場死亡，結果引發了當地村民和工廠之間很嚴重的糾紛jn。

農民對水、木材、土地等自然資源的爭奪也日益增加。梅街村農民與

八五鋼廠爭奪水源是一個典型案例。八五鋼廠建有兩處水源，一處是潘橋的

深井水，一處是白洋河水，除了維持全廠生產、生活用水外，還長期為當地

社隊和單位供水。1980年代中期，農民在白洋河上游層層攔壩阻水，與八五

鋼廠爭奪水源；廠區四周的不少農民擅自接自來水進戶，並要求廠方擴大放

水量，以滿足農田灌溉。由於農民並不承擔供水的成本，故而在水資源的使

用上缺少內在約束，不注重節約。當八五鋼廠調節用水分配時，當地農民甚

至曾衝進水泵房，揚言要砸爛水泵閥門。於是，每到盛夏季節，用水十分緊

張，廠方和農民經常因為水源問題發生摩擦jo。

農民利己行為的增加反映出1980年代中期農村與三線廠雙方關係發生了

重要轉變。農民從集體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謀求個體利益的動機迅速強化；

而此時三線廠的備戰使命不復存在，面臨破產和被逐步裁撤的命運。在雙方

的互動關係中，農民和農村逐漸變得強勢，而三線廠的地位則有所下降。相

對於建廠初期而言，此時雙方的地位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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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對上海小三線建設過程的考察可見，在這場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

間的互動中，雙方的關係是多向性且隨時間變化的，而並非三線廠向農村單

向地輸出工業文明。三線廠給所在的農村帶來物質援助和工業文明的同時，

當地農民也給予三線廠主動的回饋。由於工業文明相對農業文明的天然優勢， 

三線廠長時間主導着雙方關係的進程和走向。但與此同時，農村的「主場」優

勢也不可忽略，農民的支持與配合對於三線廠而言不可或缺。

與二十世紀末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不同，三線建設的初衷在於備戰，其

直接的目的是在內地建立一個獨立的軍工體系，而非發展內地工業。因此，

三線廠給當地農村和農民提供的物資、技術、人力、資金以及其他方面直接

或間接的援助，實際上是為了換取農民對三線建設的配合、支持與「不搗亂」， 

相當於一種捐贈行為，只不過這種捐贈行為是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反覆聲明改

善工農關係的行政指令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在雙方互動過程中，三線廠扮

演着一個積極的援助者角色。與此同時，三線廠在各方面給予農村的捐贈，

都只停留在幫助當地解決農業生產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困難，並沒有任何

迹象表明三線廠有意改變當地的經濟結構。

在當時嚴格的城鄉二元體系中，三線廠儘管位處山區，但仍歸屬城市體

系，三線廠職工在內地工作多年但並未在當地扎根，城鄉之間的體制性分隔

是重要因素之一。就上海小三線而言，儘管坐落於皖南，但仍是上海的一塊

飛地，其生產原料來自外地，產品也調撥外地使用，職工仍屬上海戶口，相

應的管理部門也是上海市政府屬下的機構。這種分隔的生產狀態在很大程度

上也阻礙三線廠與當地農村之間的深入交往。雙方儘管有很多聯繫，但仍保

持明顯的距離，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當時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

關係。同時，這也決定了三線廠與農村之間並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衝突，因

此，即使雙方時有發生摩擦，但都不是不可調節的根本性矛盾。

在影響雙方關係的諸多因素中，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即雙方對自我行為

的約束和調整。不論是三線廠還是農村，至少在三線建設的早期，都曾對自

己的行為進行較為有效的約束，以求與對方改善關係。在三線廠一方，官方

曾要求職工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尊重當地社隊，不得歧視農民。馬天水在

1974年的小三線工作會議上反覆強調各單位「對縣、公社、生產隊要尊重，要

聽取他們的意見，同當地關係一定要搞好」jp。後方基地管理局要求各廠「要

教育職工尊重農民，遵守地方政府頒布的各項政策法令，尊重地方的風俗習

慣，對於歧視農民的言行要堅決制止」jq。而皖南當地政府也對農民的行為進

行一定的約束，要求農民不准使用帶有貶損色彩的詞彙如「上海佬」等稱呼三

線廠工人，三線廠工人也不使用「老鄉」等稱呼當地農民，雙方以「師傅」互相

稱呼。對於農民侵害三線廠利益的不當行為，當地政府和社隊幹部也會出面

制止jr。對自我行為約束，並向對方展示友好，對於減少矛盾衝突的發生有

一定的積極作用，這也構成了雙方互動關係中的一部分。

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關係和地位在改革開放前後經歷了較大的變化。在

1960、70年代，三線廠與農村之間的交往是基於工廠與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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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動，本質上是兩個單位之間的互動，因而在上級政府部門的指示下， 

容易建立一致行動，遇到問題也容易協商解決。然而進入1980年代後，隨着

人民公社的逐漸解體，三線廠與農村的交往就轉變為工廠與農民個體之間的

互動，因而協調雙方關係的難度有所增加。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追求個

人利益的動機被集體利益所抑制，而此時農民追求個人利益的動機明顯增強， 

要求三線廠給予更多補償。加上1980年代以後國內外政治形勢的緩和，三線

建設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必要，政治光環褪去，從而導致雙方的地位出現了新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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